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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表演艺术家刁光覃

修宗迪　　　　之萌

刁光覃，原 月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年名刁国栋，

辛集市）王口镇。十几岁开始演戏，在话剧舞台上走过了漫长的

道路，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摇 篮

刁光覃的舞台生涯缘于一次普通的小学生演讲比赛。那时他

才十几岁。刚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随着开绸缎庄的父亲生活。他

在育英小学读书，是学校里有名的体育积极分子。因为经常在户

外锻炼，脸晒得黑黑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黑人牙膏”。

大家都说“：‘黑人牙膏’，将来准是干体育的，没错儿！”也许是

由于经常在体育场上出头露面的缘故，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班

里选他去参加。这可急坏了刁光覃。他从《作文尺牍》里选了一

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 脑。但是，临上场时，他却觉得嘴里发烧，

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谁推了一把，他便稀里糊涂地站在了几

百名同学面前。说也奇怪，这一下他倒镇静下来，放开喉咙尽情

地讲开了，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他被评为全校第一名。事后刁

光覃说：“我第一次体会到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感觉竟是那么舒

服，其乐无穷。”从此他与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育英中学是教会学校，每年圣诞节要举行庆祝。刁光覃上初

中一年级时的那次圣诞节，老师让他扮演圣诞老人。他穿上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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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袍子，戴个尖尖帽儿，眉毛、胡子都粘上白棉花，背着装满礼

物的大口袋，一步步向大家走来。虽然只是来回重复着一句台词：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但他却煞有介事地竭力憋低嗓门学老头儿，

招得同学们又喊又笑。他自己更是兴奋不已，觉得画片上的那个

洋老头儿，通过自己变成活的人了，这真是一种享受！他仿佛进

入了一个充满梦幻的、神奇的、浪漫的新天地，深深地迷恋上了

演戏这一行。

从此，刁光覃贪婪地吸收着一切与戏剧有关的知识。他几乎

天天跑去看电影、看文明戏、看京戏，尤其是京剧科班“富连

成”的演出，场场不漏。他从这些传统文化中汲取着营养，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要做一名演员的决心。

那时，育英中学在正课外设有选修课，内容有音乐、京剧、新

剧、书法和绘画等。当时新剧尚未被人重视，选修的人寥寥无几，

只有刁光覃和查强麟（即现在著名导演夏淳）是最坚决、最积极

的选修者。他们认真地从赵宝田老师那里接受戏剧启蒙教育，连

大年三十也不回家，找到老师住处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后来当赵

宝田老师组织学生剧团时，他们自然就成了基本成员。

刁光覃演出的第一个话剧是田汉的《南归》。那时除专业剧团

外，业余剧团几乎没有男女同台的，刁光覃和夏淳却大胆地从女

子中学请来两位勇敢者。他们十几个学生同心协力，认真严肃地

演出了不少优秀剧目，一时倒也小有名气。刁光覃为此倾注了全

部心血，布景、灯光、道具、化妆，他样样都管。有一次戏排好

了，没钱买布绘景，他就跑到父亲的绸缎庄里，跟伙计们连磨带

泡，扛回六匹白布，说好先赊账，等卖得票钱后照价归还。谁知

那次上座不佳，收回的钱少得根本还不起布钱。刁光覃只好硬着

头皮去向父亲告饶，才算了结了这桩“赔本买卖”。

此后，他们还排演了田汉的《苏州夜话》，丁西林的《压迫》、

《一只马蜂》等不少优秀剧作。在为救济东北灾民举行募捐义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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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演了田汉的戏和歌颂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戏而遭到强令禁演。这

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体会到演剧和政治的关系。

寻 路

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失陷。刁光覃实在无法忍受

那低眉折腰的“顺民”生活，毅然决定出走。他从天津登上了英

一国怡和公司的“浙江号”轮船，向着上海驶去。途中“八

三”淞沪战争爆发，船上已经组织起来的平津流亡学生向船长几

番交涉，才迫使轮船改道去山东虎头崖靠岸。随后刁光覃乘火车

来到了南京。南京城里抗日救亡热情高涨，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

各种救亡团 月体，奔向工厂、农村宣传抗日。刁光覃便于当年

参加了“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奔波于芜湖、合肥和淮南一

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演出了《保卫芦沟桥》、《放下你的鞭

子》、《八百壮士》和《三江好》等许多抗战戏剧和大量的抗战歌

曲，以激励民心，鼓舞士气，团结抗日。“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

团”是一个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刁光覃在这里接

受了党的教育。这时期，宣传团得到了上海左翼剧人郑君里、舒

强等许多老一辈艺术家的指导帮助。刁光覃视之为“启蒙老师”，

使他不仅学到了怎样演戏，而且一开始就受到了“把革命与戏剧、

政治与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启迪，自然地把戏剧事业和抗日救亡

的革命工作联系了起来，这对他后来走什么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

。

年春“，宣传团”被国民党强令解散。刁光覃想起早些时

候听说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便决心北上延安，投奔“鲁艺”。

这年 月，他和老同学夏淳一起，带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

信和“宣传团”剩下的一点灯光器材及幕布等，踏上了奔赴延安

的旅程。谁知道，火车刚走到河南驻马店，铁路被日军切断了，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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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好原车返回武汉。在衣食无着的困境之中，他们打听到上海

抗敌剧团在武汉设有留守处，于是马上找上门去。在那里，他们

见到了宋之的、郑君里等，并得知国共合作，将要成立隶属于国

个演剧队。郑君里问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 刁光覃愿意不

愿意参加，他想了想，问：“这是谁领导的？”郑君里会心地笑笑

说，是周恩来、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人。 于是刁光覃明白了，

在 年 月，他正式加入了抗敌演剧队第二队（后改为九队）。

从此，他就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他后来回

忆说：“我终于找到了归宿，这是我生活的真正开端。我的艺术事

业是伴随着民族解放斗争开始的。”

熔 炼

街头广场上，正在化妆演唱《黄河大合唱》，突然响起了空袭

警报，组织者一声令下，成千上万观众没有一个乱走动，人们用

愤怒的目光紧紧盯住盘旋的敌机，过了一会，敌机飞走了，“风在

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又雄壮地响了起来⋯⋯

在南浔前线，就在离日军工事只有二三里远的一座山坡背后，

正在演出话剧《最后一颗手榴弹》。前沿阵地上的士兵，每个班轮

流派人回来看戏。战士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台上演

得认真，台下看得激动，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这就是刁光覃和演剧九队的同志们演出的两个场景。从

年到建国的十几年间，刁光覃随演剧九队转战于武汉、长沙、南

昌、衡阳、柳州、桂林、重庆和万县等许多地方。他们经常徒步

行军深入到穷乡僻壤、部队驻地、祠堂、古庙、村口道旁、街头

巷尾，随处都可作为演出的“舞台”；在炮声中排练，在子弹的呼

啸声中演出。断了电，点起蜡烛继续引吭高歌；受了伤，得了病，

照常坚持演出。不仅当演员，还要作宣传、刷标语、安顿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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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光覃是合唱队里难得的男中音，在大多数戏里当主演，又要做

导演，还担任着队委、总务股长等职务；经常在行军时背幕布、背

、换景、拆台、钉景片、器材，演出时装台 管灯光，真是够繁忙

的。但他把这一切都视为革命工作，哪里需要哪里干。他干得总

是那么自觉、主动、踏实，那么生龙活虎，充满豪情，是大家公

认的实干家。

演剧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有一年除夕，队里除大米以外，什

么也没有了，油盐醋都瓶空罐净，急得队长吕复偷偷地哭。

年刁光覃与朱琳结婚时，“新房”里唯一的“装饰”，就是用积攒

起来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条床单。就在这

样艰苦的环境中，刁光覃坚持埋头实干，从不叫一声苦。有的同

志闹情绪离队，他找上门去促膝谈心。演剧九队坚持十年以上的

同志不足十人，刁光覃就是其中一个。他迷恋于戏剧，但已经不

单是为兴趣而登台表演，他把自己融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局之中。

艰苦卓绝的战火中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把他熔炼成为一个有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革命者。

苦 学

刁光覃学生时代业余演戏，靠得是兴趣浓、胆子大、态度认

真，谈不上技巧，更不懂得戏剧理论。在“宣传团”初期，他那

纯真、热情和朴素的表演，引起来自上海左翼戏剧团体的一些人

的关注，他们都觉得这个年轻人身上潜藏着才华，是个有培养前

途的好苗子。对这些左翼剧人，刁光覃过去在电影中就见到过、崇

拜过，如今同他们在抗日的洪流中不期相遇了，他岂肯坐失这个

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他一个个地找上门去求教。 年末，他

参加话剧《三江好》的演出，这是向上海左翼剧人学习来的剧目。

有多年演戏经验的著名演员舒强、水华、吕复、严恭等，都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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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一招一式地帮助刁光覃和其他青年演员，不只讲应该怎样

演，还透彻地说明为什么这么演。这样的排练，使刁光覃大开心

窍。他这才懂得演戏原来还有这么多章法。《三江好》的排练在他

的艺术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他从此开始了刻苦的自学。

来到“演剧队”后，他更痛感自己知识少、文化修养差，必

须发愤学习。当时，队里学习风气很浓厚。尽管生活不安定，演

出任务重，队里还是千方百计为大家创造学习条件，经常举办专

题讲座，组织音乐、美术欣赏会，专题讨论戏剧理论问题等。对

这些活动，刁光覃总是积极参加。“演剧队”里不少造诣很深的名

导演、名演员，刁光覃抓住同他们合作的机会，以他们为师，认

真揣摩他们的表演特点和风格，博采众长，吸取营养。水华是一

位重视挖掘人物内心，力求表演准确、深刻的好导演，对演员要

求极严格。有一次，刁光覃随水华排戏，他十分用心地体会导演

的戏路， 几遍，导演还是不满意。刁光覃头上冒了汗，但是排了

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好容易挨到休息的时候，他跑回宿舍趴在床

上大哭了一场。这哭声里有委屈，有急躁，也有对自己无能的怨

恨，却没有丝毫灰心和畏难。他明白闯过这一关就会增长新的才

智。于是休息时间一过，他又精神抖擞地重新投入排练。后来这

个戏正式演出，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都说刁光覃在表演上有了

新的突破。

刁光覃嗓音宽厚洪亮，读出的台词语音纯正，吐字清晰，节

奏铿锵而富有动作性，在话剧演员中独树一帜。但当年刚到“演

剧队”时并不是这样。那时演“野台子戏”面对几千观众，人们

常议论听不清刁光覃在台上讲些什么，他为此十分苦恼，于是下

决心苦练，练唱歌，练戏曲道白，练运用气息。抗战八年他整整

练了八年，终于练就一套过硬功夫。后来不论在什么样的场地，他

总能把台词清楚地送到最后一排观众耳中，被人们誉为“铁嗓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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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光覃眼睛深度近视，演戏时一摘掉眼镜，眼睛就会显得呆

滞。为了克服这个弱点，他有意识地苦练眼珠大视角活动，并且

强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摘掉眼镜后不眯起眼睛看东西。久而久之，

他练得使观众根本看不出他是近视眼，并且赞扬他在舞台上“双

目炯炯有神”“，眼里真有戏”。

刁光覃爱读书也会读书。他如饥似渴地结合实际，认真阅读

队里保存的马列主义书籍和很难得几本表演理论书及戏剧刊物。

年末，于伶编的几本《剧场艺术》传到“演剧队”，其中刊有

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文章，他如获至宝，马上结合

演出实践刻苦攻读，使自己的表演的内涵更加深刻，艺术上又前

进了一大步。

多出戏里担他曾在 任主角或重要角色，他塑造的《一年

间》里的爱国老人刘爱庐、《炒苇港》中的渔老大、《三江好》里

的三江好，《北京人》里的江泰、《日出》里的潘经理，《水车转

了》里的老长工、《钦差大臣》里的市长、《大雷雨》里的梯戈伊

等众多的鲜明形象，受到当时大西南各阶层观众普遍的赞誉，至

今那里的一些老观众仍记忆犹新。此外，他导演的《人约黄昏》、

《越打越肥》等独幕剧和《孔雀胆》等多幕剧，也都获得好评。

进 取

解放后，刁光覃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蜚声剧坛的著

名话剧演员。他先后主演了《蔡文姬》、《带枪的人》、《关汉卿》、

《明朗的天》等许多优秀剧目，他所创造的众多的艺术形象如曹操、

列宁、关汉卿、凌士湘、李国瑞等，都富有深邃的魅力，给观众

以很好的艺术享受。但是他自己在艺术上从来不满足，总是在不

断地进取。

刁光覃在郭沫若的名著《蔡文姬》里，大胆尝试，水乳交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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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吸收运用了民族戏曲表演艺术的精华，一反过去传统戏曲中曹

操总是“大白脸”的奸臣形象，而出色地塑造了一位具有军事家、

政治家气质和诗人风度的古代帝王曹操的新形象。演出后轰动一

时，人们交口称赞曹操的扮演者演技精湛，为探索话剧表演民族

化做出了宝贵贡献。这出戏先后演了三百多场，刁光覃对他所扮

演的曹操，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但他还是对一段段戏，一句句

台词不断地琢磨和改进。戏里有一句曹操读完《胡笳十八拍》后

赞扬蔡文姬的台词：“好大的气魄！有胆量，说得出。”刁光覃最

初演出时，前一句声音较低，像在细细品味；后两句则高昂激越，

表现曹操的赞美之情。演出过程中刁光覃反复揣摩，把前后戏贯

穿起来分析，觉得曹操是个感情浓烈的人，有诗人风采，有政治

家的气度，也有帝王的骄横，情绪变化迅速，读过蔡文姬的新作

后，他会更直接地把自己受到的感染表达出来了。于是刁光覃改

变了这句台词的处理：诗刚读完，猛然一震，双目炯炯放光，脱

口大声疾赞：“好大的气魄！”随即在停顿中微微点了点头，像在

品味，又似欣赏，深沉地一字一字地赞叹：“有胆量，说得出”这

一句台词的处理，绝不仅仅是读词技术上的变化，而是反映了他

对角色理解的深化。这就使他的表演经常“推陈出新”，而不是老

一套的重复。

年，在苏联名剧《带枪的人》中，刁光覃扮演列宁。在

新中国的舞台上，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列宁的形象。在舞台上真实

地再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形

似，更重要的是神似。在创作过程中，他搜集研究了大量列宁的

照片、绘画，把它们挂在家里的墙上，每天对着它“读”，同时，

还阅读了许多有关列宁的回忆录和他的著作，仔细聆听列宁的讲

话录音。从而深入地感受列宁的音容笑貌及内心情感，去揣摩列

宁的典型动作，包括手势、眼光等所反映的内在心理。这样体验

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列宁的形象在他头脑中“活”了。进入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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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他又把这一切丢开，在熟练的基础上，任其自然流露，充分

发挥。结果，他的表演朴素、自然、亲切，毫无雕琢斧凿的痕迹，

博得国内外一致好评。不仅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而且苏联的

戏剧专家也认为刁光覃塑造的列宁形象难能可贵。

几十年 多个古今来，刁光覃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塑造了

中外各种类型的人物 年，全形象，无不血肉丰满，生动感人。

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期间，他在曹禺新作《明朗的天》里扮演

的爱国知识分子、医学专家凌士湘，获得表演一等奖。

刁光覃是一位有声望、有地位的卓越的表导演艺术家，却从

不拒绝扮演“小角色”。在话剧《茶馆》中，他扮演一个没有一句

台词、而且始终背向观众的茶客。按戏剧界的“行话”来说，这

个角色几乎可以称之为“活道具”，似乎不必花什么力气就可以扮

演。刁光覃却不这样想。他仔细地设想这位茶客的身份、经历、思

想状况与同台演员的关系，甚至连喝茶时和别的茶客在聊什么天

都想得很具体。这样，这个角色就“活”了。正是这一个个

“活”的茶客，在茶馆里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衬托着几位主

角，使整个演出达到了十分精彩完美的地步。刁光覃常常说，“小

角色”其实不小，人们说“开卷有益”，其实对演员来说，还应该

加一句“上台有益”。不管戏轻戏重，只要认真实践，就会得到真

知。

刁光覃的表导演艺术，品位高，功力深。艺术作风严谨，求

实出新，艺术风格鲜明、简练、深沉。他的表演着力追求意、情、

形的完美的统一，故而形神兼备，情深意真，且细腻洗炼，简洁

明快，感染力强。他的台词韵味醇厚，传神动听。 年代后期，他

重点致力于导演艺术，先后执导了《日出》、《小巷深深》、《小井

胡同》、《狗儿爷涅槃》等戏，后两部戏都曾获得演出百场奖，成

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在导演创造中，他刻意求新，既运用自

己积累的经验，又不重复过去的老套子，既吸取传统艺术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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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重蹈前人的窠臼。无论表演或导演，都在坚持现实主义道路

的同 ，热心致力于话剧艺术民族化的探索，潜心研究，大胆实

践，将话剧表导演艺术与民族戏曲美学原则和表现手段有机地溶

为一体。所以他创造的形象和导演的戏，都具有浓烈的中国气魄

和很高的审美价值。

情 操

十年“文革”中，刁光覃未能幸免。在他受审查、被派到锅

炉房去推煤的时候，“四人帮”心腹于会咏下令调刁光覃去排“样

板戏”。他不得不去，但当江青、于会咏来到排演场，他总是设法

躲开，实在躲不开，他就神色冷淡地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知心

的朋友都为他捏一把汗，劝他“随和”些，但他不以为然。没过

多久，他找个借口打报告申请离开剧组，又回到剧院锅炉房去推

煤。他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倔老头”。

刁光覃是戏剧界名家，却从不喜欢出头露面，不摆“大演

员”的架子，不搞任何特殊化。有一次他带队到南方演出，当地

招待他们剧组集体外出参观，专为他安排了一辆小汽车。出发前，

他忽然提出身体不适不去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不愿意坐那小汽车。

有的同志劝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求，他回答说：“全队百十个人挤

在一辆大车里，叫我一个人坐小车，于心不忍哪！”

年去西南演出，天气酷热，加上高山反应，大家都觉得

胸闷气急，患有肺气肿的刁光覃更是难以适应，但他照旧坚持演

出。在舞台上，他极力保持气息顺畅，为了不咳嗽，把脸都憋紫

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说错了一句台词，事后在全队会上，

率先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专门就提高演出质量问题讲了意见。

刁光覃在舞台上读台词，清晰流利，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很不

善于言词。他不爱多说话，人们说他像个热水瓶，外冷内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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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严肃、深沉和含蓄之中，总是伴着真挚和诚恳。他对剧院的

发展时时萦怀于心，却很少高谈阔论。为了培养接班人，他默默

地，一点一滴地做着。剧院缺乏中年导演，面临“断代”的危险，

他和其他几位领导经过长时间物色和酝酿，选中了中央戏剧学院

表演系毕业生，有着十几年演戏经验的演员林兆华。刁光覃多次

找林兆华谈话，帮助他分析自身条件和院内情况，鼓励他改攻导

演。院里安排林兆华当副导演后，刁光覃和他一起排练新戏。在

排演场上，他全神贯注地看林兆华排戏，不时具体给以指导，过

后还找林兆华单独说戏。林兆华独立执导的新戏《绝对信号》，尽

管刁光覃在处理手法和形式上有不同看法，他还是坚决支持林兆

华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他鼓励林兆华：“你这戏勾起了我的创作

欲望。要不是我岁数太大，我真愿意到你的剧组去给你当演员！”

一句普通的话，使林兆华激动不已。还有一次，刁光覃发着高烧

不能排戏，他就借此机会把几个青年演员找去，逐字逐句地帮他

们分析台词。他边说边喘，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使在座的人深受

感动。

晚 露

年 月，刁光覃受命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上任之初，面临的是剧本短缺、传统中断、制度废弃和各方面都

需要拨乱反正的艰难时刻。刁光覃沉着稳键，高瞻远瞩，他一手

积极组织院内外的新创作，一手抓恢复重排保留剧目。同时重新

颁布原来行之有效、符合艺术规律的规章制度；有意识地下大力

气培养中青年演员，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在他导演的《日出》、

《小井胡同》等戏里，大量启用了中青年演员“挑大梁”。通过这

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加上狠抓艺术总结，使剧院的艺术传统、

艺术风格迅速得以复苏和发扬，中青年演员迅速成长，各方面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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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逐步走上正规，深受“四人帮”摧残破坏的北京人艺从此振兴

了！其中倾注着刁光覃的全部心血。

年，刁光覃退居“二线”后，仍始终舍不得离开他毕生

为之奋斗的戏剧事业。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剧院的工作，同时还

和夫人朱琳一起，多次长途跋涉去帮助兄弟团体排戏。他为贵州

花灯剧团导演的《七妹与蛇郎》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到内

蒙海拉尔为一个小剧团导演的《渥巴锡汗》，得以晋京演出；随后

又到包头市原内蒙的漫瀚剧团导演了《巴都汗》，演出后获得戏剧

界权威人士的交口称赞。在四处奔波的日子里，他的病情日益加

剧。在包头导演时，两个月内三次住进医院，但他始终不下火线，

稍有好转，就立即回到了排演场。这位视艺术高于生命的老人，直

到病危前一个月，精神稍好时依然在背《胆剑篇》的台词，总盼

望着有朝一日再登舞台为人民演上一出戏。

刁光覃在话剧艺术园地里锲而不舍地默默耕耘了半个多世

纪，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艺术珍品，还认真总结

经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理论著述，《刁光覃、朱

琳论表演艺术》一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

形成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和表演学派，对于新中国话剧艺术的建

设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他多次被评为剧组

和全院 年作为先进工作者，相继出席了北京市和全国标兵；

文教系统群英会；荣获第二届“振兴话剧金狮奖”；享受国务院对

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特殊津贴。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

家协会常务理事。这位话剧艺术大师不幸于 年 月 日因

病去世，享年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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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剧“须生大王”丁果仙

路君泽

丁果仙，原名丁步云，小名果子，艺 年出名“果子红”，

生，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王口镇人。她是晋剧卓越的表演

艺术家，是我国晋剧史上第一个坤角儿胡子生。她用自己 多年

的舞台艺术实践，从表演、唱腔、道白等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晋剧

的传统艺术，使晋剧须生门（胡子生）的表演艺术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丁果仙随之也成为晋剧丁派表演艺术的创始人，有晋剧

“须生大王”之誉。

丁果仙生于一个姓钱的雇农家庭里。 岁时，当长工的爸她

爸在困苦生活的煎熬下，一病不起。无依无靠的妈妈，只好带着

他们姐弟三人沿街乞讨，吃的是残汤剩饭，穿的是破烂的补丁衣

衫。丁果仙 岁那年，在“四处流浪却无路”的情况下，妈妈只

好忍痛割舍心头肉 吊钱的身价，把这颗苦藤上的“果子”，以

卖给了太原的丁家。

在丁家，小果子受尽虐待，亲眼看到旧社会妇女受压迫、受

残害的惨状，便决心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她选定了学习晋剧艺

术这条路。晋剧源于山陕梆子，山陕梆子又衍变而成秦腔与蒲州

梆子。蒲州梆子伶人以太原府所辖各县为中心，融合晋中的于板

秧歌和其民间小调，形成山西梆子，即现在的晋剧。从七八岁起，

小果子就开始了学艺的生涯，在师父和养祖父的无情责打下，咬

紧牙关苦练基本功。她头顶三伏酷暑的烈日，脚踏数九寒天的冰

雪，在三更半夜的荒凉漆黑的公园里，吊嗓、下腰、拿大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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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也不闲着。为了练就腿脚上的硬功夫，她白天脚踩木跷不停

地练台步，夜里攀起红肿的腿脚作朝天橙姿势垫在头下当睡觉的

枕头。自幼被苦难铸成一副倔强性格的丁果仙，以“宁愿自己累

死，不让师父打死”的坚强毅力，勤学苦练，决心在艺海中闯出

一条生路。

丁果仙知道，在当时戏台上唱旦角的女演员，是时常遭人欺

凌的。她投身艺海，毅然选取了胡子生的行当。在晋剧舞台上，从

来没有女扮男的先例，要以纤纤女儿身，塑造气度轩昂的男子汉、

大丈夫形象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要经历艰辛的磨练。用果仙自

己的话说，为了实现女演男的突破，她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

适应过程。平时，她暗地里潜心观察揣摩男子的神情举止。后来，

她干脆留男子式的短发，戴上礼帽，着上男装学骑马，夹在人群

经常大模大里走路 样地走在长街之上，活动在商场、剧院等繁

华场所。

丁果仙 岁开始清唱卖艺， 岁正式登台演出。唱到十五六

岁时，已经“红”遍忻州，誉满张垣，名驰京津。山西梨园界有

句口头禅，总结了晋剧艺人的成长道路：“生在陕西，学在蒲州，

红火到崞县忻州，驰名到宣（化）大（同）京（北京）口（张

垣）。”丁果仙也是循着这条路而成名的。她的唱腔圆润清亮而又

刚劲豪放，既发挥了女声高亢婉转的特色却又不带女腔女调；她

的表演逼真，动作帅气，兼备着女性独有的细腻而不露女态女相。

不明真相的观众，都难以想象，如此逼真的扮演着长髯飘胸的各

种角色的演员，原来却是个妙龄少女 “女演男而不露女相”“、女

演男而胜于男”，这在当时既无先例可循、又无成规可法的情况下，

丁果仙确实在晋剧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正是这个奇迹，使丁

果仙在 年代中期由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唱片时，就获得了“晋剧

须生大王”的称号而名扬全国。

丁果仙取得的艺术成就，除了基本功深厚外，还因她善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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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众长，溶融创新。她在学艺阶段和从艺前期，凭着虚心好学、苦

钻深研的精神，不分行当与流派地把许多晋剧前辈和同时代艺人

的专长一点一滴地学到手。而后，将诸家之长熔于一炉，创造铸

新，逐步形成了她那刚柔相济，声情并茂，发音坚实宏亮，共鸣

区域宽广，咬字清晰纯正，气息运用自如的演唱特色和风格，并

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发展为独创一格的“丁派”艺术。这对近代

晋剧胡子生一门的演唱产生了划 年代末， 年时代的影响。在

代初，多次赴京津演出，有机会与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谭富

英等人广泛接触，开拓艺术视野，丰富表演手段。丁果仙通过京

剧、晋剧两个剧种的对比，深刻感受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俊野粗细

之分，于是她创造性地吸取京剧唱词中典雅俊逸的精华，革除晋

剧中粗俗繁冗的唱词，使作派更规范化，艺术更趋精致典雅。她

又以《串龙珠》与马连良的《四进士》进行交换，使她的戏路更

宽广了，艺术技巧更趋完美。在她创造的角色中，又增添了《太

白醉写》中的李白、《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捉放曹》中的陈宫

等一些儒雅俊逸的人物形象。因此，她也以“果子红”的声誉名

驰京津，红极一时。

尽管如此，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丁果仙的苦水可以千百次地

冲刷掉脸上的粉黛，却冲刷不掉满心的愤怒。那时，她不仅要受

剧场老板的盘剥，而且备受豪绅富商、官僚军阀的凌辱。 年，

丁果仙在天津北洋戏院演出一个月，场场客满。私囊赚得鼓鼓的

戏院老板，越赚贪欲越大。合同规定的演出日期已满，老板还死

死地抓住丁果仙这棵摇钱树不放。当时，北京戏馆已差人来接，不

能失约。丁果仙再三好言相求，答应赴京演出后一定再回天津，但

老板死乞白赖地就是不让走。等到丁果仙临上火车时，戏院老板

已在站台附近布下了许多流氓打手，拦住去路，寻衅闹事，定要

丁果仙拿出两千元赔偿“损失”才能放行。为了不失信于北京观

众，她只好忍气吞声地拿出了艺人们用血汗挣来的钱作为“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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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才算离开了天津。这样，在天津一个月的辛苦演出，只赚得

一腔苦水。到了北京，丁果仙为了革除过去山西艺人晋京演出要

到处拜客、送票的陋习，公开登报声明：一不拜客，二不送票。这

下子可惹恼了“广来云”颜料行大老板为首的一批在京的晋籍豪

绅富商。在他们的鼓动下，丁果仙在演出时连遭奚落。剧场里，除

了专门雇来喝倒彩的地痞流氓外，许多空座上竟摆满了木偶和泥

人。类似这样备受凌辱的遭遇，在丁果仙前半生的艺术生涯中是

屡见不鲜的。

年七七事变后，富有民族气节的丁果仙，因不甘屈身媚

敌，常遭日寇和汉奸的欺压。为了表示义愤和抗争，丁果仙毅然

洗黛从农，隐居忻县山村。一代晋剧名伶的生命和艺术濒于绝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丁果仙的艺术生命，终于得到了挽救和延

续，并开拓新天地。在党的关怀教育下，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领晋剧广大

艺人参加民主改革运动，组成了以她为首的新型艺术团体 太

原新新晋剧团。她还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赴朝鲜和福建前线的

慰问演出。在艺术上，她精钻细研，千锤百炼，奋力攀登新的高

峰。她的艺术成就得到人民的赞赏，受到党的重视。 年，她

以《打金枝》、《蝴蝶杯》等剧目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荣

获一等奖。 年她主演的《打金枝》搬上了银幕。 年她幸

福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当场为毛主席清唱了晋剧移植剧

目《屈原》里的“橘颂”一段。她在北京演出昆曲《十五贯》时，

曾被周恩来总理指名邀请到中南海参加了文艺会议。她亲耳聆听

了周总理关于戏曲和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自

此以后，她便以巨大的政治热情，从事晋剧改革的舞台实践活动。

除对晋剧传统剧目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外，还对现代戏的演

出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血泪仇》里，她成功地扮演了苦大

仇深的老贫农王仁厚；在《红旗下的花朵》里，她扮演的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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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得观众的好评；在《小女婿》里，她创造性地反串丑旦角色的

快腿⋯⋯她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永不止步地向艺术

高峰攀登的态度，使她在后半生的舞台生涯中永葆了艺术的青春。

年在山西太原党和政府为了表彰她的艺术功绩，于 隆重举办

了“丁果仙舞台生涯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年过半百的丁果仙受到

鼓舞，更加充满了旺盛的活力。在演出之余，她着手总结艺术经

验，倾心艺术教育，决心把她四十余年积累起来的艺术财富毫不

保留地贡献出来，为晋剧艺术培训更多的新秀。在她的精心培育

下，刘宝俊、马玉楼等一批优秀的晋剧演员才得以脱颖而出。

丁果仙以其卓越的艺术表演成就，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

舞台艺术形象。她塑造得最好的成功的舞台形象，大体可归为两

类：一类是以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而又富于正义感的巷头院公为

主的白髯青衫角色，一类是以居官廉正而仕途坎坷的七品县令为

主的官衣纱帽角色。丁果仙塑造的《卖画劈门》中的白茂林、《详

状》中的姚达、《走雪山》中的曹福以及 件衣》中的杨知县，

《蝴蝶杯》 中的田云山，《串龙珠》中的徐达，被誉为晋剧中“白

髯青衫”角色和“官衣纱帽”角色中的“三绝”。所谓“绝”，不

是单指丁果仙在表演上有一两手别人所难企及的使人称道的拿手

绝招，而是说她由于对这些角色的内心底蕴钻得深，摸得准，演

得真，因而使整个表演艺术臻于炉火纯青的绝妙境界。她的戏路

很宽，如唐太宗李世民、诗仙李白、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纯朴热

诚的宋士杰，她都以自己深厚的功底，娴熟的技巧，细腻的动作

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

丁果仙不仅作派好，而且演唱艺术高超，念白功夫极深。她

的嗓音高昂洪亮，发声坚实凝重，并善于运用丹田的力量，使气

息充足耐久、轻重缓急控制自如。她的唱，刚劲而不硬邦，华美

而不飘浮，婉转而不俗气。于朴实大方中现华丽，平易自然中出

新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在表演中，丁果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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